
广西来的骡子 给杭州出了不少力
西湖景区很多工程，尤其是山上的工程，骡子都是得力的搬运工，它们大多来自广西。
前两年我采访过一个职业养骡子的小伙子，老家就在广西。他说当地家家户户都有骡子，背粮食、运东西

都靠它，村里人从小就会养骡子。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家有人带着骡子出门打工，最早去了湖南一带。
回去后说，想不到骡子也能赚钱，收入比打工还要好。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商机，出门打工都带上骡子，
杭州也是做骡子生意的主要地点之一。

骡子从两三岁就能干活，能干30多年活。它还特别好养，不怕冷不怕热，吃的不过就是玉米、麸皮、稻草、树
叶，一天二三十斤。哪怕再能吃，一天也不过30块钱成本。要说养骡子特别“费”的，可能是水。因为骡子特别
爱喝水，一天起码要喝80斤。

不过干起活来，骡子一点也不含糊，平均下来，每头每天能赚3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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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子“殉职”事件发生在2月20日，正月十三。
按预定计划，九曜山亮灯工程要在 3月 15日前完

工，所以春节期间也都正常施工。不过，骡子们春节没
有上班，1月 22日，30多头骡子全部放假，拉到半山腰

“休养”，每天吃吃喝喝。
大概 2 月 14 日（年初七）左右，骡子们陆续返工。

倒下的那头骡子是最后一批上岗的，1月22日到2月20
日开工，休息了近30天。

包工头张岩说，2 月 20 日这天，要往山上拉的东
西不少，所以他一早从半山拉了 26 头骡子去九曜山
干活。

和马、驴相比，骡子的承重能力最强。一般来
说，一头骡子平地上可以背七八百斤，爬山的话也
能背三四百斤。而且一天下来，山上山下跑七八趟
没问题。

因为要运的东西多，2月 20日那天开工的 26头骡
子，都是加量又加趟。平常每头骡子每次背300斤，那
天背了400斤；平常上午跑三四趟，歇一歇，下午再跑三
四趟，那天一个上午就跑了五趟。

赶骡子的人说，那头骡子跑完第五趟从山顶上下
来的时候，看着就不对劲，腿有些发软，路都走不稳，连
忙给它弄了水和食物，结果它吃也不吃动也不动。歇
了一阵想牵它出去遛遛，走了没两步，骡子哆嗦了一阵
就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

张岩说，从骡子的年龄来看，当天上午的负重量它
应该吃得消，出事原因可能是过年歇得太久，每天吃吃
喝喝，动都不动，导致体力严重下降，没了耐力，一开工
突然再干这么重的活，受不了。

记者 张超 董吕平

昨天9：48，网友“飞虎”给快报官方微信留言：南山
路26号修下水道挖出了一块石碑，不知道这是不是古
董？就是刚挖出来的。

“飞虎”说的石碑是在南山路 26号附近发现的，这
里经营着一家小餐馆，与净寺只隔一条三四米宽的巷
子，最近餐馆在改造下水道。

餐馆老板老宋说，餐馆是他从上一任老板那里接
手的，发现下水道管子太细，沉淀池太小，正好趁周围
路面整治，打算改造一下，开工已经两天了。昨天早
上，几名工人挖开了老的沉淀池盖板。

“挖开上面的长方形窨井盖，下面是一块青石板，
朝上一面有字，好像是块石碑。”

青石碑最上面从右到左写着“积善堂”，下面是竖
写的两个大字“朱界”。石碑长130厘米，宽47厘米，厚
7厘米。

老宋和附近居民都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积善
堂”，也没听说附近有姓朱的人家。

“我们饭店才开了两三年，这一任房东是2000年买
的房子，再前一任房东已经找不到了。不过看起来，沉
淀池肯定是后来造的，原本这家饭店是住人的，当初应
该是化粪池，会不会是前任房东从外面拉过来的石

板？盖在沉淀池上面正合适。”老宋说。
这块碑打算怎么处理？

“哪来的再回到哪儿去咯，沉淀池砌好肯定再盖
回去。”

老宋说完转头走回饭店，马上又折回来说了一句，
“如果有哪个部门说这东西有价值，要研究，那就来拉
走好了。”

昨天下午 3点多，新的沉淀池砌好，青石碑又按出
土时的模样，放回了原处。

“朱界”“积善堂”是什么意思？
昨天我把“青石板”的照片分别发给杭州考古所和

杭州文史研究会的几位专家，他们看后都确定，这是一
块界碑，而且是一处房产界碑，是一种权限或财产的象
征，界碑石上刻的“朱界”，表示这是朱姓人家的地界。

“这种界碑杭州很多老房子墙边都有，所以还是比较普
遍的，不是文物。”

关于“积善堂”，杭州考古所专家认为，目前杭州还
没发现与“积善堂”相关的文物古迹，网络上有种说法，
胡庆余堂创始人胡雪岩曾在临安“积善堂”做过学徒，
但界碑石上的“积善堂”与胡雪岩做学徒时的“积善堂”
可能并不是一回事。胡雪岩学徒时期的“积善堂”其实
就是药铺，而净寺附近发现的刻有“积善堂”字样的界
碑石，也有可能有另外的含义。“净寺附近除了可能有
药铺，也可能是针对信徒做慈善而专门修建的募捐类
的店铺。”

杭州考古所专家更偏向于另一种观点，即“积善
堂”很可能是一个“堂号”，也就是某一姓氏的人家，为
了让子孙信守一些礼仪道德而设立的“称号”，“积善
堂”也就是想告诉子孙要积德行善。

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丁云川也认同这一说法。
丁云川说，净寺附近发现的这块界碑，有两种可

能：第一种是，这户朱姓人家的“积善堂”有可能是他自

己开创的，还有可能是这户朱姓人家从外地迁移过来
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家族“血液”，专门在界碑上刻有

“积善堂”，即表示他们朱姓的祖辈“积善堂”堂号，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作为“积善堂”后代的一种象

征。

净寺旁是否有过一个“积善堂朱家”？
昨天下午，我和丁云川翻阅了大量杭州古代文献，

终于在上海图书馆编译的2008版《中国家谱总目》里找
到了“积善堂”以及杭州朱姓家谱的信息。

书中记载，杭州朱姓多为朱熹第三子的后代，即为
杭州武林派的朱姓始祖，在该家谱的“堂号”目录中，也
有“积善堂”的相关记载。

在《中国家谱总目》中，积善堂并非只是朱姓的“堂
号”，使用“积善堂”作为家族“堂号”的姓氏共有32个，
除了朱姓外，还有孔、包、李、吾等等姓氏。

可惜《中国家谱总目》中并没有关于净寺附近朱姓
家族“积善堂”的收录，书中对全国朱姓“积善堂”后代的
记录有四处，三处在浙江兰溪，分别在云山街道、水亭畲
族乡西徐坞村以及上朱村，另一处在湖北黄冈。

“从这本总目上看，浙江朱姓积善堂祖先都是从宋
代迁过来的，最早的是从安徽婺源（现在属于江西省境
内）。”丁云川说。

那么，为什么杭州会出现“积善堂朱家”？
丁云川表示现在还很难考证。

“杭州老的城墙在清波门附近，古代净寺这边已经
很荒芜了，在这里住的多半都是农耕人家，肯定不会设
立界碑，不过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当时西湖很多风景不
错的地方都会拍卖，有钱有势的人家只要花钱就可以
买到一块地方，我猜测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朱姓积善堂
的后代在净寺附近买地建房，然后设立的界碑。能在
这个地方买房子住下来，也算是光宗耀祖的一件事
了。”丁云川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过年一个月吃吃喝喝 节后一开工加量加趟
九曜山上一头运工程材料的骡子累死了

记者 刘云

西湖边九曜山上死了一头骡子。它刚两岁多，相当于人类的十七八岁，正值青壮年。
九曜山在太子湾公园后面，从山顶的九曜阁望出去，花港观鱼、雷峰塔、苏堤尽收眼底。去年11月开始，西湖景区开始实施“美丽西湖”亮灯工程，重点打造西

湖南线、西线的灯光，让群山亮起来，九曜山也是其中之一。
施工用的材料怎么运上山？人肯定吃不消，只能靠骡子。施工队包工头张岩联系了一个骡子队，30多头骡子，从工程一开始，每天都在九曜山上上下下。

九曜山上运送工程材料的骡子

净寺旁边挖出一块青石碑
“积善堂朱界”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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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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